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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了!大脑"

石 路

! ! ! !高空抛物、跨门营业、窨井盖
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使人发愁。社
区，就是个小社会，不仅涉及诸多
领域，而且事杂而碎、细又小。伴
着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一些事
情单靠人力已“力不从心”，也很
难做到满意。怎么办？
日前，笔者有机会随有关部

门前往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学习考
察，对他们运用“社区大脑”巧解
治理难题，实现实时感知、迅速应
对之目标，深有触动；同时，也感
叹高科技发展，在促进社会治理
上带来“智”的变化。
街道现场，一间似指挥部的

大办公室，偌大一堵墙的屏幕上，
有数字在跳动，也在提示着值守
人员关注；一有异常，便及时向监
控者“报告”。这就是他们使用的
被称之为“社区大脑”的综合管理
平台与上万个传感器“神经元”。
据了解，这个“社区大脑”，已在窨

井盖管理、跨门营业管理、非机动
车停放管理、高空抛物监测、电梯
监测、独居老人生命体征监测、人
员高密集信息警报、消防预警、河
道监控等涉及公共管理、公共安
全、公共服务的 !"个应用场景发
挥着重要作用。精准判断、及时反
馈，是“社区大脑”的特点。
多少年来，社区几乎都依靠

着人力在管理，人们在实践中也
相当努力，因地制宜、推陈出新，
遇到“人力所不能及、人力所没有
及”的问题，也是想尽办法地做、
努力渐进地做或再三斟酌后做。
但是，这一切，对于现代社区治理
的要求和目标来说，局限性越来
越大，有些问题至今还处于“找不
着北”的状态。就拿高空抛物来

说，真是防不胜防。有时，小区刚
清扫完，不知哪儿一包垃圾从天
而降。难不成派人去天天看住每
幢楼？还有跨门营业。商家为图点
“空间”经常与执法者“躲猫猫”。
你来管，他把物品搬进室内；你走
后，他又重新摆放室外。难
不成派人日日去现场守
候？再有许多细微处的环
节，如消防、河道、非机动
车管理等，皆似一个个难
解的“扣”，横亘在面前，使人苦
恼、厌烦。虽然有关部门加大宣传
和检查力度，但是仍不断反复、难
呈常态长效之势。
而今，在精细化大势下，高科

技催生“社区大脑”，使原本困扰
的难题，在“人机合一”“人机合

力”下得以“柳暗花明”，治理中的
诸多瓶颈得以“冲云破雾”。就拿
临汾路街道布设的上万个传感器
“神经元”来说吧，它就像一个个
“哨兵”随时观察着周围一切，有
的在固定“点”上执着地盯着，有
的在区域“位”上坚定地守着，一
旦发现异常，瞬间将信息传送至
管理中枢，“大脑”也随即第一时
间反馈处置，有力地解决了许多

日常管理中原本束手无策
的固疾与顽症，也较好地
解决了一些特殊群体（如
独居老人）、特殊部位（如
电梯）迫切需要帮助的问

题。这种变换人的思路与智能化
手段相结合之方式，不得不说是
一个现代创新。
精细化开启了新领域、新方

法、新手段，让社区管理者们减轻
些压力，老百姓也感觉到满意，值
得期待！

复旦的先生们
范若恩

! ! ! !提起复旦的校训，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外，最著名的莫过民间流传的那句“自由而无用的灵
魂”。它产生的时间为 !"世纪初，恰巧也是我刚进校
工作的时间。

!##$年，一天去参加一个大型阅卷活动。休息时，
大家难免海阔天空聊天。一位老教授说，当年他参加
高考阅卷，看见另一个名校外语系系主任手持一个口
哨，休息时去阅卷场，吹一声口哨，那个学校老师停
笔，过十分钟吹一声口哨，接着阅卷。大家哈哈一笑，
虽未说本校怎样，但从笑声中也就知道本校截然相反
的态度。

刚进校时讲课水平难免欠缺，头一年选课学生人
数 少 。 一
次，看见史
地 所 姚 大
力 老 师 举
行讲座，不

光教室挤满人，连走廊中都站满听众，很多学生只能
站在教学楼外院中听；另一天，看见中文系陈思和老
师讲课，座位过道中都挤着坐满人。那时才知道，“自
由”并非散漫，而是会被高水平的课堂和讲座吸引。心
生仰慕，只能奋起提高教学水平。

后来在职读博，选修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旁听古
籍所章培恒先生的课。骆老师讲课爱者极爱，当然也
有难以适应他魏晋风度的，但骆老师从不点名，坚持
听一学期者自然获益非浅。我生性愚笨，但听讲时对
文学也心生感悟。章先生讲课则每次西服革履，手持
一本泛黄古本，端坐窗边，指导研究生念元曲。他一口
绍兴普通话，讲得抑扬顿挫，每每关键句中微一指点，
听者无不觉醍醐灌顶。一次课中，他说后面会请当时
还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葛兆光老师讲座，鼓励大家去
听。我去时，古籍所谈蓓芳老师站在门口，但凡学生进
去听讲座，都面露欣喜鼓
励之色。

而外文学院陆谷孙先
生讲课一向人山人海，根
本挤不进去。孙建老师每
次组织讲座时，如觉得和
某个年轻老师研究方向接
近，都会提醒一声：“那个
你会感兴趣，记着出席。”
有一次太累，孙老师组织
的一个讲座快开始时我还
在午睡，醒后一看，手机有
五个孙老师打来的未接电
话。跑去时，只见孙老师微
微一笑。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不是空喊就能喊出，它需
要每一个人的行动。在记
忆中，老先生们，以每一
个微小的行动，塑造出自
由而无用的灵魂，并吸引
更多年轻的自由而无用
的灵魂。

夏日酱落苏
高岁喜

! ! ! !苏浙吴语地区，人们把茄子
叫做“落苏”。落苏大概五月上旬
上市。细长的身体，滑稽地戴着一
顶乞丐帽，扭一扭腰肢，也会拗出
造型；一身紫色丝袍油亮油亮的，
确有几分生动、可爱。
到了六七月份，落苏大量上

市。小时候，此时只卖二分钱一
斤，外公因此会买一堆。回来后，
将挂在屋檐下的大竹匾（也有称
竹筛的）一一排开，把一堆落苏分
散到竹匾里，之后，排列在院子里
的太阳下晾晒。外婆拿出端午节
裹粽子用的铜针，外公拿了小木
凳坐在竹匾旁，用铜针在每根落
苏上扎些小孔，这样，落苏体内水
分蒸发、酱卤渗透便有了“通道”。
我也蹲在外公腿边，用缝被子的
大针，学着扎那些可爱的落苏，也

不知它们疼
不疼哦？扎了

四五根便没了兴趣，于是，挑了二
根细长的、尾部盘旋似蛇形的落
苏，一溜烟进了屋。
针扎过的落苏，晒了二天，整

个儿中度脱了水，瘫软了、皱巴巴
地躺着，紫色的丝袍不知怎么褪
去了。外公说腌制关键点，首先是
控制落苏脱水
状态（过度脱
水口感不糯）。
接着，落苏被
层层叠叠码在
陶土缸里，码一层，撒一层盐，码
到离缸口五分之四的高度，放上
木板盖子，压上两块青砖，置于庇
荫通风处。两天后，院子里便飘荡
起落苏那淡淡的清香。这时，外公
便用右手食指探进缸口，测看卤
水溢出量；同时，食指与拇指搓捻
几下，凑到鼻尖闻闻，判断卤水咸
度、落苏程度，凭借这些“数据”自

信地说：“明天可以出缸收干了。”
“出缸收干”是将卤水倒掉，

将落苏再分摊到竹匾里，置于通风
庇荫处吹干。这样，落苏内外咸度、
口感比较均匀。接下来便是酱制。
买来的甜面酱下到锅里，放些白砂
糖、尖辣椒、适量水熬制稀薄，待完

全凉透，落苏
倒入甜面酱
里，搅拌均匀。
洗净陶土缸，
码放平整，缸

口留出一些空间，浇淋些白酒（当
年土烧酒），缸口扎实纱布，置于太
阳下酱晒，一周翻动一次，两个月
左右，酱落苏便可端上餐桌了。
这时轮到外婆忙了。将洗净

的酱落苏切成二寸左右，手撕成
条，洒些许绵白糖、淋上过年时压
藏的麻油，搅拌后整齐地排列在
蓝边碗里。院子里的玩伴们闻到

味道，早
早地扒在
灶披间的窗下了，眼光齐刷刷地
朝着一个方向，嘴唇掀动着，刺溜
刺溜吸着口水，抬起右手，搓揉着
鼻孔。真香！外婆便会笑着说：“院
子里的，一家一大碗；院子外的，
也有一份哦，晚饭前送来啊。”
童年时代，不知道全聚德烤

鸭、红房子牛排啥味道，而香糯爽
口的酱落苏，却是我下饭的佳肴，
也是解馋的零食。当年，应该请梁
实秋先生来院子里、柳树下坐坐，
端上一碗上海人家的“泡饭”，摆
下一碟酱落苏，我想，今天的人们
就能够在《雅舍谈吃》书里，品尝
我外公的酱落苏了。
上海日新月异，如今，董家渡

路的大院子要动迁了，那柳树、竹
匾、陶土缸只能留在记忆里了，酱
落苏的香糯则永远留在唇齿间。

星
光
璀
璨
话
香
山

叶
永
烈

! ! ! !已经是第三次去孙中
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
市。那里最著名的建筑，当
然是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
那是一幢与众不同的楼房，
上下两层都有七个赭红色
装饰性的西式拱门。那是孙
中山 !%岁时亲手设计的，
在翠亨村独一无二。
孙中山能够接

受西方建筑风格，
是因为他在 "! 岁
的时候，便来到美
国夏威夷上学。中
山市原名香山，自
南宋设县，历史悠
久。在孙中山逝世
之后，"&!'年为纪
念他改名香山县。

香山原是穷
乡。然而香山距离
澳门只有 (#公里，
而澳门当年在葡萄
牙人统治之下成为
通向西方的窗口，
于是许许多多香山
人以澳门为跳板走向海
外。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便
因此来到夏威夷打工，善
于经商的他在数年之后成
为当地首富，被称为“茂宜
岛王”。孙眉发迹之后，便
把母亲和弟弟孙中山接往
那里。孙中山在檀香山求
学，眼界顿开。他在檀香山
创办兴中会（中国国民党

的前身），举起反清大旗。
掀开辛亥革命的大潮。我
笑问孙中山故居讲解员：
如今全国有多少个中山公
园、多少条中山路？她竟然
答不上来。
真巧，中华民国首任

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香
山人。我从翠亨村南下，进

入一座古镇，名唤
唐家湾。一条不足
十米的路横穿全
镇，路的两侧是上
了年纪的老屋。内
中一幢中西合璧的
别墅，上镌“望慈山
房”四字，乃唐绍仪
故居。唐绍仪跟孙
中山一样，也是 "!

岁去了美国。如果
说孙中山是因私探
亲赴美，唐绍仪则
是“公派生”。唐绍
仪天资聪颖，入选
清朝留美幼童，后
来进入哥伦比亚大

学。回国之后，先是出任内
阁总理，因与袁世凯政见
不合而辞职，后来回乡当
香山县长。为了怀念送他
出国留洋的慈母，把新建
的县长官邸取名“望慈山
房”，小镇的主干道亦因此
得名山房路。在山房路尽
头的鹅峰山麓，我走访了
唐绍仪的私家花园———他

任百姓入园休憩，取名“共
乐园”。他任县长 '年，政
绩斐然，使香山县成为全
国模范县。毛泽东曾以唐
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
为例，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唐绍仪能够成为留美

幼童，得益于他的同乡容
闳。容闳故居坐落在香山
县南屏村。容闳家贫，)岁
时跟随父亲前往澳门，进
入马礼逊教会学校。容闳
非常用功，受到校长勃朗
的看重。后来随勃
朗赴美，考入耶鲁
大学。回国之后从
事洋务运动，并负
责“幼童出洋肄业
局”事务，遴选优秀学童赴
美，人称“中国留学生之
父”，著有《西学东渐记》。
离唐绍仪的私家花园

不远处，我见到一溜 %幢
气宇不凡的百年大屋，占
地面积近 %###平方米，那
是夏威夷“商界王子”陈芳
的故居。故居之侧，有三座
雕刻精美而又宏大的花岗

石牌坊，是清光绪皇帝为
表彰陈芳在家乡乐善好
施、泽被乡民而赐建的。
"*$&年，!$岁的陈芳随伯
父从香山梅溪到檀香山经
商，成为富豪，迎娶夏威夷
王族小姐朱丽亚为妻，并
被清政府任命为驻夏威夷
第一任领事，官居二品。美
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在
他的《夏威夷故事》中，马
克·吐温在《发自夏威夷的
信札》中，都记述了陈芳的

传奇故事。陈芳晚
年在故乡香山建豪
宅安度余生。

沿着孙眉、陈
芳的足迹细细追

寻，在香山可以发现一大
批巨商。上海南京路上鼎
鼎大名的“四大百货公司”
创始人，竟然全是香山人：
先施公司老板马应彪（香
山县沙涌村人），永安公司
创办者郭泉、郭乐兄弟（香
山县环城竹秀园村人），新
新公司创始人李敏周（香
山县石岐镇人），大新公司

控股人蔡昌（香山县上恭
都外容茔乡）。他们早年都
出自香山贫寒之家，前往
澳洲经商，走上致富之路。
就连香港和广州的“四大
百货公司”也是香山的产
业：香港的先施、永安、大
新、中华，广州的先施、大
新、真光、光商。香山人敢
拼善贾，由此可见一斑。香
山旅居世界五大洲 *) 个
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
港澳台同胞达 *#多万人。
历数从香山走出的名

人，光是闯荡上海的各界
精英就有：著名影星阮玲
玉，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音
乐家萧友梅，小刀会首领
刘丽川，上海市长吴铁城，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四角
号码发明人王云五……香
山，真可谓星光璀璨之地。

偶
遇

傅

勤

! ! ! !“墙上的字谁写的？”我问。
那天，驱车去海湾寝园墓地。一路导

航，手机电用完了，想到门卫室充一下
电。里面有四五个保安，一中年人得知情
况，说，好啊，到这里来吧。说着，引我到
里间的小屋。
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四面贴满书

法作品。我有些诧异。
退到外间，坐到椅子上，瞥见正对着门的墙上，贴着

一幅行书写就的《三国演义》卷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
字体流畅，很有些功力。迟疑着，我问了开头的那句话。
“我们队长写的。”一年轻人，指着中年人笑道。
“那里面墙上的字，也是你写的吧！”我笑道，“你练

的是谁的字？”
“米芾的———他的字好看。”普通话里带着苏北口音。
他又引我来到里间，俯身从靠墙的床脚上，拿出两

本字帖，说：“他的字变化多，你看他写的三点水，没一
个相同的。”他边翻，边指给我看。
我注意到，写字台上铺着一块毛毡，上面满是淡淡

的墨痕，正前方竖起的书夹上，夹着本字帖，右角有一
只剪去一半的雪碧瓶，插着七八支毛笔。
“你练了多久了？”“三四年吧！”“喜欢啊？”“也有

我爸爸的熏陶。”他说，“当兵的时候，爸爸写信给我，一
直是用毛笔，竖着写，我觉得很好看———他是乡下的老
师，读的私塾。他到死都是用毛笔写字的。那时候，我练
过一年多，后来，也就放弃了。”
“现在不会再放弃了。”我笑道。
“不会了。”他也笑了，“开心啊！我每天早晨五点起

床，写一个多小时，再读一会儿帖，字的写法，到我这年
龄记不住了，今天写过，明天就忘了，所以，背背帖、手
指划划也蛮好。七点半去吃早饭，吃好饭也就上班了。
晚上，再找两本字帖看看。开心呀！”
说着，又去床脚翻出一包写的字，摊在桌上。见有

一沓水写帖，问：“你还用这练啊？”
“这可以反复用。平时，我就用这东西来练，好一点

了，就用毛边纸来写，到写作品了，才用宣纸。都写在宣
纸上太贵了。宣纸、字帖我都是网上买的，打折时，就买
点。”他指了指床脚一沓用塑料纸包着的宣纸，又从桌
上的雪碧瓶里，拿起一支毛笔，“外面教书法，叫小孩上
来就写在宣纸上，我这样写，一个月的保安工资都不够
啊！———这笔也便宜，是福州路一个老板那里买的，我
一直在他那买，十几块钱一支，有半年好写了。”
我呆呆地望着他，猛然想起，又递一支烟给他。
“再练十年，我这个字有点像样子了。”他笑了，指

着四周贴的一幅幅作品，说，“有时候写了一幅好字，挂
在那里，看看也开心；有时候发觉写的一幅字里，有几

个没写好，就琢磨怎么写
才对，想到了，也开心。我
又不要考什么级，参加什
么协会，自己喜欢、开心就
好。”

他的愉快感染着我，
我也由衷地笑了。
走出门卫室，突然想

到《儒林外史》末一回的四
个奇人。那做裁缝的荆元，
喜欢弹琴、写字、做诗，人
家嘲笑他做贱业。他说：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
为性情相近，故此常学学。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
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
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
……倒不快活？”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
依然记得他的样子：约五
十岁，高高的个子，黑黑的
脸庞，鬓发微白，双目有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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